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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隐秘的历史：«但以理书»第11章中的预言对应与十四万四千人的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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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考察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从它在1989年的末时停止其文字见证之处,一直到第四十一节的主日法令.这段隐秘历史构成用以对齐末日一切预言线的结构,因为十四万四千人的印证就发生在其中.那段历史也是与兽像的形成相关的试炼发生之处.因此,那段历史就是尼布甲尼撒关于兽像的隐秘之梦被解封的时期.那段隐秘历史,亦是与唐纳德·特朗普第一任期相关的隐秘历史在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二节中结束,并与第三节相对齐之处.那段隐秘历史,是但以理书的预言中与末日相关的部分;并且它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在主日法令之时恩典之门关闭之前不久被开启.所有这些真理的各条线路都被表明为揭开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封印.
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至第十五节应当与那段隐藏的历史相对应,而其中最后三节呈现出三条预言线.它们指出教皇权何时重新介入历史,正如公元前200年那样,当异教罗马首次进入但以理书十一章十四节所代表的预言历史.那一节经文以及其在异教罗马历史中的应验,确立了那异象,因为异教罗马象征着那种自高自大、掠夺上帝子民、随后败落的权势.背道的新教把该节经文应用于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斯,但米勒派将之应用于异教罗马,并认定该节经文在米勒派历史中是一条考验真理.今日处于老底嘉状态的现代复临运动的神学家又教导说那是安提阿古·伊皮法尼斯,因此这再次成为一条考验真理.
它不仅是一项考验性的真理,而且这节经文及其在公元前200年的应验,标明推罗的淫妇（现代的罗马）开始唱她那撒但之歌的时点,并指向教皇制度进入末日历史.因此,它代表末日的首要考验真理,并与米勒派历史中的争论所代表的考验真理相一致.
这三节经文也代表地兽共和党之角的传承线,并指出唐纳德·特朗普在进入其第二个任期时,作为“那出于七位之中的第八位总统”所走的预言性步骤;这条总统序列始于1989年的“终结之时”,由罗纳德·里根开启.第十二节的拉菲亚之战之后,“安条克”先镇压美国国内的一场叛乱,随后为一场反对全球主义的战争做准备;在帕尼翁之战中,全球主义由埃及所代表.特朗普赢得那场战争,但这场战争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阿克提乌姆）.这些活动曾由安条克三世大帝所预表：他曾在拉菲亚之战中败于埃及,但后来在帕尼翁之战中卷土重来并获胜.
在第十三节,“过了若干年”,安提阿古大帝,正如尤赖亚·史密斯所说,“在他的王国内平息了叛乱,使东方诸地归顺并安定;当年轻的埃皮法涅斯登上埃及的王位时,他得以从容从事任何事业;并认为这是一个扩大其统治的极好机会,不应错过,于是他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比先前的更大’.” 特朗普将先在他的王国里平定一场叛乱,然后筹备一支比他先前被击败时所拥有的更大的军队.特朗普在2020年被击败,这应验了«启示录»第十一章：当代表全球主义的无神论之兽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全球主义者窃取了选举之时;并且,作为推罗淫妇的主要代理军,在普京战胜乌克兰时它也将遭遇失败.
我们正在考察的三节经文中的第三条预言线,是背道的新教这一线,它由马加比人这一线所代表,即他们反抗安提阿古·以比法涅斯企图将希腊宗教强加于犹太人的起义. 特朗普这一线与背道的新教这一线,代表着两股势力,它们最终将合并为那以“兽像”呈现的角. 第十三至第十五节经文描绘了通向主日法令的历史;而背道的新教与背道的共和主义这两条路线,则说明这两股势力如何在主日法令之前彼此互动,走到一起,并促成教政合一.
在以往的文章中,我们已经指出：以1776年、1789年和1798年为代表的三个事件——分别是«独立宣言»、«宪法»以及«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标识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导致了地上的兽作为圣经预言中第六个王国的开端.因此,这三个路标也代表着通向圣经预言第六个王国终结的三个路标.我们指出,从1776年至1798年的这二十二年,象征着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的时期,因为数字二十二象征着神性与人性的结合.
我们已将这段历史识别为带有“真理”印记的历史,因为首尾两个路标分别代表独立的建立与独立的被取消.三个路标都体现了地兽的主要象征,因为它们都代表美国的“说话”,因为“一个国家的说话是其立法与司法当局的行为”.中间的路标是1789年,那一年十三个殖民地批准了«宪法»;而希伯来语“真理”一词的中间字母是第十三个.从1776年至1798年的二十二年,也对应于构成希伯来字母表的二十二个字母.
我们也已经指出,1798年的«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案»标志着美国开始说话如龙的时刻.犹太人与罗马结盟的历史,它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13至15节中属于背道新教这一脉络的一部分,代表着一个形成兽像的时期,而这兽像的形成是对十四万四千人的最终考验.这是他们在受印之前必须通过的考验.因此,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间犹太人与罗马的结盟,因而成为这场考验中的一个关键要素;那些被呼召要列在十四万四千人之中的人,正是在这场考验中得以成就其呼召.
接受将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视为一段由犹太人同盟所象征的时期的说法,是与历史学家的教导相抵触的;因为史学家认为该同盟发生在公元前161年,而米勒派则认为是在公元前158年,而且米勒派对这一事实的确信反映在两幅圣图上.
问题不仅在于历史学家把与犹太人缔结同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61年是否正确,或米勒派把它认定为公元前158年是否正确.无论在这两种选择中选哪一个,都会有一群人赞同你的选择.问题在于,是否历史学家和米勒派都正确,并且有关与犹太人结盟的真相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时间段,而不是历史上两个可能的单一时间点中的一个.
在先前的文章中,我们提出了我们认为有效且合乎圣洁的逻辑,指出罗马与犹太人之间的联盟代表公元前161年至公元前158年的一个时期,而这一时期预表兽像的形成.既然如此,连对“犹太人与罗马的联盟是一个时间段”的认定本身也成为一种考验;在这种预言性的意义上,这与“兽像的形成是上帝子民的大考验”这一事实相一致.
话虽如此,公元前158年标示出被称为“马加比”的背道犹太人与罗马之间的同盟得到牢固确立之时,因此象征着“星期日法令”,因为«圣经»反问道：“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公元前158年也标示出背道的新教在何时何地与教皇权势携手;而自公元前161年起、延续至公元前158年的那段时期,则标明了象征“兽像”形成的时期.必须认识到,这段时期所指的是背道的新教将与背道的共和主义联合之时.这两种背道的权势都体现在第十三至第十五节,因此它们共享一些共同的路标.
将1776年、1789年和1798年作为对2001年9月11日的预表是正确的,随后是针对与2021年1月6日相关的伪旗运动而由佩洛西主导的审判,以及拜登“被窃选”的就职期间,这一切都通向星期日法案.在这一应用中,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与«独立宣言»相对应,呈现出一个路标,标志着独立被剥夺的开端.接着,佩洛西与希夫操控的“袋鼠法庭”的第二个路标与«宪法»的批准相对应,从而预表推翻宪法的开始;随后是第三个路标——«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代表美国像龙一样说话.以这种方式应用这些路标,就是在识别由马加比人所代表的背道新教的路标.
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这三个路标与背道的共和主义联系起来加以识别,会产生一个略有不同的应用.2001年9月11日与1776年相对应,但对于背道的共和主义而言,1789年则与«外国人及煽动叛乱法案»相对应,并在那些“法案”与龙的说话之间建立了区分,而后者由星期日的强制执行所代表.当这两条线被置于兽像考验的语境中并放在一起时,它们就构成了树立兽像的预言性结构,而摆在上帝子民面前的大考验就是兽像的形成.对于上帝的子民而言,必须首先按着它在上帝的话语中所呈现（所形成）的样子来认识兽像的形成,好使那些末后的子民能够在政治与宗教的世界中识别出那种形成.
那么,2021年1月6日的佩洛西审判如何与«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案»相契合呢？佩洛西审判标志着无底坑之兽的庆祝——它刚刚杀死了那位曾搅动全球主义的富有总统.那段庆祝的历史始于拜登就职期间,并代表一个将在特朗普第二次就职时结束的时期.应当指出,特朗普三次竞选总统,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他都获胜,但中间那次,他的胜利被圣经称为“谎言之父”的势力所窃取.从被窃取的选举开始的佩洛西审判,指向第二轮报复性的佩洛西审判,而这第二轮将于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时开始.
乔·拜登总统的任期以一系列“佩洛西审判”开始,并以一系列“佩洛西审判”结束.两者都是政治审判,但第二轮审判中被起诉的人,是第一轮审判中带头的人.特朗普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以公元前164年为标志.特朗普的第二次就职以公元前164年为预表,而犹太圣殿的重新奉献则代表着政治圣殿第二次的重新奉献.
那正是安条克·伊皮法尼斯去世的那一年;正是他把希腊的宗教实践强加给了犹太人,从而引发了公元前167年的马加比起义.到2025年特朗普第二次就职时,希腊的宗教（全球主义）将在美国被彻底压制,撒但的神迹将开始助推把教会与国家合一的工作.届时,特朗普将签署与«外侨与煽动叛乱法案»相呼应的行政命令,从而标志着兽像形成的开始（公元前161年）,并开启第二轮佩洛西审判.«外侨与煽动叛乱法案»标志着形成兽像时期的开端,而这一时期在星期日法令时结束,正如公元前158年所预表的那样.
因此,形成兽像的时期始于那些允许特朗普关闭主流媒体、驱逐非法移民,并逮捕并将参与民主党阴谋之人送上法庭受审的“法案”.这一时期的开端标志着特朗普带来的政治迫害,其终结则是宗教迫害.
在这种意义上,介于1789年与宪法之间的中间路标,是2021年的佩洛西审判;它代表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以与开端相同的历史结束,但最后一组佩洛西审判则对当前正被起诉和监禁之人的处境进行政治上的逆转.背道的新教路线中的第二个路标,是涵盖乔·拜登总统任期的佩洛西审判,而这一时期在2025年1月结束;届时,背道的共和主义路线中的1789里程碑将于2025年1月20日到来,并伴随特朗普第二次就职后随即发布的行政命令.那将开启一个国家像龙一样说话（«外国人和煽动叛乱法»）的时期,并引向周日法,在那里国家说话如同一条龙.在那段时期,由1789所代表的宪法将被逐步推翻.
在特朗普第二次就职时,他成为那“第八位,却出于那七位中的”总统;而兽像的形成则指明,背道的新教主义与共和主义这两只角如何合并为一只角,并且这段关系由新教徒掌控.就在同一段历史中,那些被呼召成为十四万四千的人,在不久将至的星期日法令之前就预先受了印记,以便在那时被高举为真正新教的那只角.
作为耶稣基督之启示的那封印信息,会在恩典期结束之前被解封;它就是但以理书中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那一部分.那被解封的部分,就是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的隐藏历史,而第十三至第十五节与那隐藏的历史相一致.因此,那在恩典期结束之前被解封、并且曾被尼布甲尼撒之兽像的隐藏预言信息所预表的信息,正是关于将新教与共和主义这两只背道之角的两根杖连合起来的信息,在第十三至第十五节中由马加比家族与安提阿古三世所代表.
揭示兽像形成的那则信息,正是传达那使真正新教之角得以封印的成圣的信息.
在第十四节中,公元前200年,异教罗马首次被引入预言叙事,因为它兴起保护埃及的新生婴孩王,抵御由安提阿古三世与马其顿的腓力所结成的反埃及联盟.那一年,安提阿古三世对托勒密五世发动了帕尼翁之战.“你民中的劫掠者,立起那异象”的引入、安提阿古与腓力的同盟,以及帕尼翁之战,都发生在那一年.因此,这个路标指向安提阿古（预表从地上来的兽的共和之角）与马其顿的腓力（马其顿是希腊的古称,预表联合国）之间的同盟.
在预言层面,于帕尼翁之战中,龙（马其顿）与假先知（美国）结成同盟.该同盟的深层动机是瓜分埃及的版图,而埃及在此代表一个正在崩溃的俄罗斯.
当耶稣带着门徒前往帕尼乌姆时,那地当时名为该撒利亚腓立比.大希律的孙子希律·腓立比完成了这座城的修复,并以该撒·亚古士督和他自己的名字为城命名,因此称为该撒利亚腓立比.他们之间的关系代表罗马与罗马,但相对于该撒而言,腓立比是较小的罗马;而在预言层面,希律·腓立比代表希罗底的女儿撒罗米.因此,借着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一名字,我们发现希律·腓立比代表假先知,而该撒代表教皇制度.
因此,帕尼乌姆的预言历史阐明了两个联盟：其一是伪先知（特朗普）与龙（联合国）携手,其二是伪先知（特朗普）与教皇权（凯撒）携手.第十六节呈现了星期日法令,并且正是在那里实行了三重联盟;但该安排实际上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就已到位,即在第十五节和帕尼乌姆之战中.
“借着一项强制推行教皇制度、并违犯上帝律法的法令,我们的国家将使自己与公义完全断绝.当新教伸手越过鸿沟,与罗马权势握手;当她越过深渊,与招魂术携手;当在这三重联合的影响之下,我国将否弃其宪法作为一个新教并共和政体之一切原则,并为传播教皇制度的谬妄与迷惑作出安排之时,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撒但奇异作为的时候已经来到,末日近了.”«证言»卷五,451页.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本研究.
启示并不是创造或发明新的事物,而是把在人类尚未知晓之前一直存在的事物显明出来.福音中所包含的伟大而永恒的真理,是通过殷勤的寻求并在神面前自我谦卑而被显明.那位神圣的教师引导谦卑求真之人的心思;借着圣灵的引导,神话语的真理向他得以显明.以如此方式受引导,便没有比这更确切、更有效的得知之道了.救主的应许是：“当那位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正是借着圣灵的赐下,我们才得以明白神的话语.
诗篇作者写道：“少年人要用什么使自己的行为洁净呢？就是要按着你的话谨慎自守.我全心寻求你;求你不要使我偏离你的命令.……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们被劝勉要像寻找隐藏的珍宝那样寻求真理.主开启真正寻求真理之人的悟性;圣灵使他能把握启示的真理.这正是诗人所指的：他求主开他的眼睛,使他看见律法中的奇妙.当天魂切慕耶稣基督的荣美,心思便能领会那更美世界的荣耀.唯有在这位神圣教师的帮助下,我们才能明白神话语的真理.在基督的学校里,我们学会温柔谦卑,因为他赐给我们对敬虔之奥秘的认识.
那位默示圣言者,正是真正阐释圣言者.基督藉着引导听众注意自然界的简单法则,以及他们每日所见所触的熟悉事物,来说明他的教训.如此,他把他们的心思从自然之事引向属灵之事.许多人未能立刻领会他比喻的含义;但当他们日复一日接触到那些这位大教师用来联系属灵真理的事物时,有些人领悟了他所要铭刻于他们心中的神圣真理的教训,因而确信他使命的真实性,并归信了福音. «安息日学校工作者»,1909年12月1日.




